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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基于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运用高龄人口比重等指标和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东北地区县域

老年人口高龄化的空间分异特征，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其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 10 a间高龄化水平升

级的态势明显，高龄化区域呈蔓延式扩散。高龄化在省级行政区间、城乡间、民族自治地区与非民族自治地区

间、贫困与非贫困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② 10 a间高龄化的变动趋势差异显著，但长期以来形成的高龄化的总

体空间格局较为稳定。③ 县际间高龄化呈现较强的正的空间自相关性，空间聚集特征明显。高龄化的空间格

局具有以热点区为中心，逐渐向边缘区过渡的“中心-外围”的空间梯度差异特征。④ 高龄化是老年人口年龄结

构继承性和迟滞性的体现，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是影响高龄化空间分异的基础性因素，可以引导和制约高龄化

空间分异的程度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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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口高龄化是指年龄在80岁及以上高龄

老人占65岁及以上全体老人的比例趋于上升的过

程[1]，是一种狭义上的高龄化，是人口的系统性高

龄化的重要表现[2]。2015年中国高龄老人达到了

3 039 万，在老年人口中的占比超过 20%，2053 年

高龄老人规模将达到 1.74 亿，占比将超过 40%[2]。

健康老化和老年健康是老龄化的两个关键问题[3]。

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伴随着失能时间的增加，照料

服务需求也相应增多，中国应提早准备应对高龄

化社会的照料危机[4]。高龄化是老龄化的一种“质

变”，是群体健康老龄化的体现，一定程度上客观

地反映了地区老年人口的整体健康状况[5,6]。

国外学者较早关注到人口老龄化的分布变化[7,8]，

对社会环境、经济来源[9]、社会经济政策[10]等影响

老年人健康长寿的因素进行过深入探讨。国内学

者从多学科视角对高龄化进行了探讨：一是人口

学视角下的高龄化内涵研究。高龄化和老龄化都

反映了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现象，高龄化对老

年人群本身的关注更直接、针对性更强[1]，人口年

龄组亟需重新划分[11]；老年人口年龄中位数的提高

反映了高龄化程度的加重[12]。高龄化能够更好地

体现老龄化“增龄”本意，是反映人类长寿现象的

新形式的老龄化[1]，高龄人口在老年人口中的比重

体现了老年人中长寿者的情况[13]。二是管理学视

角下的高龄化挑战研究。许多学者建议提高经济

发展水平[14]、加强养老服务保障[15]以应对高龄化挑

战，要特别关注高龄老人独居和老年妇女问题[16]。

三是地理学视角下的高龄化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研究。研究发现，中国高龄老人分布具有自西向

东递增的趋势[17,18]，省际老年人口高龄化的程度与

速度具有不平衡性[19]，县域尺度老年人口高龄化的

空间分异特征显著[20]；老年人口高龄化是人口年龄

结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多因素综合

作用的结果[19]，气候、水文、地形、空气质量等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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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地理环境成因，医疗卫生水平和城镇化水平

等社会经济环境具有扰动作用[20~22]。

综观已有研究发现，老年人口高龄化能够更

好地反映老龄化“增龄”本意和长寿化“健康”本意

的理念得到重视，高龄化的演变趋势、区域差异及

其成因分析逐渐成为研究热点。2000~2010年，东

北地区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 755 万增至 1 088

万，增幅为 43.96%；而 80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由

85.51 万增至 172.32 万，增幅达 101.52%。本文通

过高龄人口比重、集中度、增量和增速等指标，计

算全局Moran’s I和局部Gi
*系数，分析东北地区县

域高龄化的空间分异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方

法分析高龄化的驱动因素，以期为养老资源配置、

老年人群体细分、老年人口健康、老龄化地理学研

究等提供有益的补充和参考。

1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1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本文所指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和

内蒙古东五盟（呼伦贝尔市、通辽市、赤峰市、兴安

盟、锡林郭勒盟），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完整的地理单

元。数据资料来源于《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

（2000，2010）[23]和2011年的《黑龙江省统计年鉴》[24]、

《吉林省统计年鉴》[25]、《辽宁省统计年鉴》[26]、《内蒙

古自治区统计年鉴》[27]。气温、降水数据来源于国

家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http://data.cma.

cn/）。ASTER GDEM V2 数字高程数据来源于地

理空间数据云平台（http://www.gscloud.cn）。根据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提供的 1∶100

万的分县行政区划地图，考虑到市辖区的邻近性、

飞地的特殊性、行政管理的方便性，将鲅鱼圈区、

双阳区等单独划出，将新林区和呼中区并入呼玛

县，将全区343个县级行政区划单元划定为236个

研究单元。以 2010 年行政区划范围为基础，对

2000年各研究单元的属性数据进行重新统计，建

立东北地区县域老年人口高龄化地理数据库。

11..22 测度指标与研究方法测度指标与研究方法

1）高龄人口比重：测度一个地区高龄化程度

最重要、最直接的指标，计算公式为：

高龄人口比重 = 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 100% (1)

2）高龄人口集中度：研究单元高龄人口比重

与研究区域高龄人口比重之比，公式如下：

高龄人口集中度 = o a
O A (2)

式中，o 为某单元的高龄人口数量，a 为某单元的

老年人口数量，O 为全区的高龄人口数量，A 为全

区的老年人口数量。高龄人口集中度大于1，表示

该单元高龄人口集中程度高；反之，该单元高龄人

口集中程度低。

3）高龄人口增长度。高龄人口集中度描述的

是高龄人口在空间上的静态的地理集中的程度，

高龄人口增长度描述的是高龄人口在时间上的动

态的速度快慢（时段集中）的程度，包括增量和增

速两个指标。

高龄化年均变化量（增量）：反映的是期间高

龄人口比重的升降情况，公式如下：

G =△G
△t

= Gt + n -Gt

n (3)

式中，G 为高龄人口比重的年均变化量，n 为时间

变化量，t 为期初，t + n 为期末。

高龄化年均增长率（增速）：反映的是期间高

龄人口比重升降的快慢情况，本文引进美国学者

Rogers等提出的基于指数增长模式的量算方法[28]，

公式如下：

TAi（80+） = 1
n × 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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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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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式中，i表示研究单元，TAi( )80+ 是高龄人口比重按

指数模式的年均增长率；pi
t( )80+ 、pi

t( )65+ 分别为

各县域单元高龄人口、老年人口数；pi
t + n( )80+ 、

pi
t + n( )65+ 分别为 n 年后各县域单元高龄人口、老年

人口数；ri( )80+ 、ri( )65+ 分别为各县域单元高龄人

口、老年人口年均增长率。

4）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热点分析。全局 Mo-

ran’s I测度空间总体关联特征，反映空间邻接或空

间邻近的区域单元属性值的相似程度。局部Mo-

ran’s I虽然能发现局部空间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

但对高值集聚区域的识别效果不是非常显著，因

此还需采用探测高值集聚区域效果显著的局部Gi
*

系数计算每一个研究单元与邻近单元高龄人口比

重的相关程度[29,30]。

5）地理探测器（geographical detector）。地理

探测器主要用于探测属性及其驱动因子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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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一致，识别两个驱动因子之间的交互关系。本文

采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对高龄化程度空间分异驱动因

素进行分析，驱动力强度 q值的计算公式如下[31,32]：

q = 1 -
∑
h = 1

L

Nhσ2
h

Nσ2 (5)

式中，h =1, …, L为高龄化程度 Y 或因子 X 的子区

域；Nh 和 N 分别是子区域与整个区域的县域单元

数；σ2
h 和 σ2 分别是子区域与整个区域高龄化程度

的方差。 q 的值域为 [0,1]，q =0时，表示高龄化程

度是随机分布的；值越大，说明分区因素对高龄化

程度的驱动力强度越大。

此外，本文还采用标准差椭圆、变异系数、自

然断点法等方法。

22 东北地区县域高龄化的空间分异
特征

22..11 总体分布特征总体分布特征

根据公式（1）计算得到 2000年和 2010年东北

地区高龄人口比重分别为 11.32%和 15.84%，低于

全 国 同 期 的 13.58% 和 17.65% ，但 是 增 幅 达

39.98%，远快于全国29.92%的平均增幅。可见，东

北地区高龄化发展较晚，但来势迅猛。10 a来其标

准差由 2.45降至 2.44，极差从 14.66降至 13.71，说

明 10 a 来县际差异明显，但差距略有缩小。参考

文献[20]对高龄化衡量标准的细化，考虑到自然断

点分级聚类结果和东北地区实际，尝试将老年人

口年龄结构划分为 4 个类型：高龄人口比重低于

10%的称为未高龄型、10%~13%的为高龄型Ⅰ期、

13%~16%的为高龄型Ⅱ期、超过 16%的为高龄型

Ⅲ期。如图 1 所示，2000~2010 年间，东北地区县

域高龄化水平空间分布格局总体上呈现“全面升

级”的特征，其中，高龄型Ⅲ期由 11个增至 64个，

未高龄型由94个减至6个。具体而言，2000年，除

辽宁外，东北地区大部分县区高龄人口比重小于

13%，属于未高龄型和高龄型Ⅰ期。其中，内蒙古

东五盟基本上属于未高龄型。2010年，东北地区

大部分县区都进入了高龄型Ⅱ期或高龄型Ⅲ期，

其中高龄型Ⅲ期扩展至吉林南部和黑龙江东部，

未高龄型和高龄型Ⅰ期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和黑龙

江的部分县区。运用标准差椭圆方法计算方位角

（反映其分布的主趋势方向），发现椭圆的偏角从

40.84°增至 43.99°，虽然变化较小，但反映出东北

地区县域高龄化水平空间分布呈现东北-西南走

向。总体上，东北地区县域高龄化水平南部高于

北部，东部高于西部，高龄化县域不断增多。

借鉴王录仓等的分类方案[33]，根据县域单元的

省级行政区划归属、是否属于市辖区/县/县级市、

是否属于民族自治县、是否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对

2000年和 2010年 236个县域单元做分类比较（表

1）。2个时期，辽宁高龄人口比重最高，吉林其次，

黑龙江再次，内蒙古最低；各省份内部差异均小于

图1 2000~2010年东北地区县域高龄化的空间分布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advanced age population in north-eastern China agglomerations in 200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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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整体水平，各省份内部高龄化具有同质性；辽

宁省内差异大幅缩小，黑龙江省内差异扩大。

2000~2010年，市辖区高龄人口占全区高龄人口的

比例增加 7.07%，快于老年人口的 3.17%；市辖区

高龄人口比重增加 5.63%，快于县级市的 3.33%和

县的 4.11%；县级市和县的内部差异要大于市辖

区，但差异均有所缩小。较之非民族自治地区，民

族自治地区具有高龄人口比重低、高龄化速度快、

差异大的特点。与非贫困地区相比，贫困地区的

高龄化具有比重低、速度快、差异小的特征。可

见，高龄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增大，中低龄老年人口

所占比例减少是高龄化加速发展的直接原因。

22..22 空间集聚特征空间集聚特征

根据公式（2）得出的计算结果，运用自然断点

法并结合东北地区实际, 尝试将东北地区高龄人

口集中度划分为 4级：集中度小于 0.8的为高疏散

区、介于0.8和1.0的为较疏散区、介于1.0和1.2的

为较集中区、大于1.2的为高集中区。由图2可知，

图2 2000~2010年东北地区高龄人口集中度分级

Fig.2 The concentration degree of the advanced age popul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China in 2000-2010

东北地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内蒙古东五盟

市辖区

县级市

县

民族自治县

非民族自治县

贫困县

非贫困县

高龄人口(千人)

2000年

855(100%)

417(48.77%)

184(21.52%)

199(23.27%)

55(6.43%)

315(36.82%)

258(30.22%)

282(32.97%)

106(12.40%)

749(87.60%)

64(7.49%)

791(92.51%)

2010年

1723(100%)

801(46.49%)

355(20.60%)

447(25.94%)

121(7.02%)

757(43.89%)

452(26.25%)

515(29.86%)

218(12.65%)

1505(87.35%)

130(7.54%)

1593(92.46%)

老年人口(千人)

2000年

7550(100%)

3297(43.67%)

1620(21.46%)

2007(26.58%)

626(8.29%)

3059(40.52%)

2008(26.59%)

2483(32.89%)

1066(14.12%)

6484(85.88%)

676(8.95%)

6874(91.05%)

2010年

10876(100%)

4512(41.48%)

2303(21.18%)

3158(29.04%)

903(8.30%)

4752(43.69%)

2794(25.69%)

3330(30.62%)

1507(13.86%)

9369(86.14%)

947(8.70%)

9929(91.30%)

高龄人口比重（%）

2000年

11.32

12.65

11.36

9.92

8.79

10.30

12.85

11.36

9.94

11.55

9.47

11.51

2010年

15.84

17.76

15.42

14.16

13.41

15.93

16.18

15.47

14.48

16.07

13.74

16.05

变异系数

2000年

0.2281

0.2239

0.1167

0.1118

0.1489

0.1667

0.2534

0.2233

0.2082

0.2110

0.1436

0.2308

2010年

0.1743

0.1183

0.0815

0.1214

0.1302

0.1228

0.1692

0.1715

0.1749

0.1471

0.1060

0.1658

表表11 20002000年和年和20102010年东北地区分层人口高龄化比较年东北地区分层人口高龄化比较

Table 1 The advanced age rate of the Northeastern China in 2000 and 2010

注：括号内数字为高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占全区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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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人口集中度在空间上存在显著差异，“中心-
外围”格局较为明显，这表明中心区高龄人口集聚

能力显著高于老年人口集聚能力，而外围区高龄

人口集聚滞后于老年人口集聚，长期以来形成的

集聚格局相对稳定。

由图 3可知，2000~2010年东北地区大多数县

域增量不大，西部和东部增速比较快，而中部、北

方沿边和南部沿海地区增速比较慢，其中辽阳县、

灯塔市、肇东市和抚远县为负增长，形成“东西隆

起、中部塌陷”的增长格局。一方面，高集中区和

高疏散区的范围都在缩小，由于辽宁各县区高龄

人口增长度差异较大，高集中区的范围在缩小，

由成片分布变成散开分布，而东部和西部地区保

持着高增长态势，高疏散区向西部地区退缩；另

一方面，较集中区和较疏散区的范围都在扩大，

辽宁大部区县由高集中区转变为较集中区，内蒙

古东部地区由高疏散区转变为较疏散区，吉林中

部地区也由较集中区转变为较疏散区。为了进一

步刻画高龄化增量与高龄化增速之间的空间相关

性，进行双变量全局自相关分析。利用GeoDa软

件计算得到Bivariate Moran’s I为 0.071 3，达到了

0.01 的极显著水平，说明高龄化增量与高龄化增

速存在空间上的集聚性，即高龄化增量大的区域，

同时也是高龄化增速高的区域。增速高的区域不

仅仅是因为期初高龄化程度低，也是高龄化增量

大的缘故。

22..33 空间关联特征空间关联特征

计算得到研究区 2000 年和 2010 年高龄人口

比重的全局 Moran’s I统计量和Z值均为正值，P
值为 0.000，说明在 99.9%置信度下，两个年份中，

236个县域单元高龄化程度均存在显著正向自相

关性，即高龄人口比重高的县域单元，其周边县域

单元的高龄人口比重也高，反之亦然。2000~2010

年全局Moran’s I统计量由 0.564下降至 0.558，说

明高龄人口比重关联程度有所减弱，在整体上保

持稳定和连贯性，地区间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为了进一步探讨东北地区高龄化水平冷点和

热点空间格局演化特征，说明空间依赖随着位置

的变化情况，根据局部Gi
*系数的高低及其显著性

水平，探测出东北地区县域高龄化局部关联性结

果如下（图4）。2000~2010年，高龄化的高集聚（热

点区）和低集聚（边缘区）都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空

间演变特征。整体上，高热点区自辽东地区向辽

北、辽西地区迁移，冷点区由东北地区东部向西、

向北方向迁移，热点区向冷点区递进需要经过过

渡区。具体来说，热点区的演变方向在北部向东

偏移，2000年属于冷点区的黑龙江东南部和吉林

东部演变为过渡区，冷点区在黑龙江西部形成高

冷点区。估计随着时间的推移，冷点区会逐渐向

西迁移，热点区不断地在东北地区东部扩大，其空

间辐射效应将得到加强，东北地区未来高龄化的

趋势将越来越明显。

图3 2000~2010年东北地区高龄化增量和增速

Fig.3 Growth quantity and rate of the advanced age population in the Northeastern China agglomerations during 200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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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东北地区县域高龄化的驱动因素
分析

33..11 指标选取指标选取

由于研究中的一些变量难以精确测量，对于

指标的选取，采用代理变量或标识来近似刻画[34]。

人口年龄结构的惯性是人口老化的重要原因，人

口老化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35]。罗淳

认为老龄化导向高龄化的整个演进过程事实上是

由老年人口（特别是高龄人口）死亡率的下降或存

活率的上升，以及人口年龄队列的“惯性推移”作

用引起的[1]。本文借鉴麦卡锡关于不同年龄层次

人口的流动的“老龄人口空间集聚说”[36]，把高龄化

的变化过程大致界定为迁入递变型（即中年人随

着年龄增长成为中低龄老人，致使高龄化程度被

动降低）；迁出抬升型（即中低龄老人死亡或向外

迁出，致使高龄化程度被动抬升）；降级递变型（即

高龄老人死亡或者向外迁出，导致高龄化程度主

动降低）；升级抬升型（即目前并无大量中低龄老

人迁入，中低龄老人随着年龄增长成为高龄老人，

导致高龄化程度主动抬升）。

基于以上观点并参考已有研究[33,37]，构建人口

年龄转移方程：

Z = Y x
t + n

Y x - i
t

(6)

式中，Z 表示期末某一年龄段人数与期初对应年

龄段人数之比；Y 表示某年龄段的人数；t + n 表示

期末；t 表示期初；x 表示期末时的年龄；i 表示间

隔年数；x - i 表示期初时的年龄。

将 2010 年东北地区县域高龄人口比重

（GL2010）作为被解释变量（Y ）。人口因素代理变

量包括：2000年县域高龄人口比重（GL2000），用于

衡量基期高龄化程度；步入序列比（XA），即 2000

年县域70~79岁人口占7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

重和2000年县域55~64岁人口占55岁及以上人口

的比重的比值，用来反映 10 a 间高龄人口和老年

人口相对的自然增长和迁入情况；稳定序列比

（XB），即2000年65~69岁老年人口占65岁及以上

人口的比重和 2010 年 75~79 岁老年人口占 75 岁

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之比，用来表示这一年龄段的

老年人口比重的升降情况；移出序列比（XC），即

2000年 70岁及以上人口与 2010年 80岁及以上人

口之差和2000年55岁及以上人口与2010年65岁

及以上人口之差的比值，旨在反映 10 a 间高龄人

口和老年人口相对的死亡和迁出情况；根据公式

（6）及其推导公式分别计算XA、XB、XC。参考已

有研究[18~22]，自然因素选取年平均气温（QW）、年平

均降水量（JS）和平均海拔（HB）指标，用来反映自

然地理环境特征；经济社会因素选取人均 GDP

（PGDP）、常住人口城镇化（CZ）、每千人床位数

（CW）、人均受教育年限（JY）指标，分别反映经济、

图4 2000~2010年东北地区县域高龄化水平空间格局演变

Fig.4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advanced age population ratio of the Northeastern China during 200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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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医疗、教育发展水平。

33..22 分析结果分析结果

运用自然断点法对各代理变量进行离散化处

理，利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得到的因子探测结果（表

2）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具有内在的演变惯性，自然

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具有外生性驱动效应，

驱动因子变量的空间分布与2010年高龄化的空间

分布具有一定的一致性特征。

1）新的人口年龄结构是老的人口年龄结构的

延续。2000年高龄人口比重的驱动力达0.948，说

明由空间关联性引起的结构性变异处于显著状

态，10 a间的空间格局保持强烈的稳定性。步入序

列比和移出序列比的驱动力均为0.276，稳定序列

比的驱动力为 0.190，反映出老年人口和高龄人口

10 a间的相对的移入和移出的变化情况对当前高龄

化格局影响显著。东北三省人口流失以大量的年

轻劳动力迁出为主[38]，各年龄段老年人口迁移规模

并不大，迁出抬升效应和降级递变效应比较微弱，

而人口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促使

东北地区高龄化水平的迁入递变和升级抬升。

2）年平均气温、年平均降水量和海拔的驱动

力 q 值分别达0.419、0.447、0.271，可见自然地理环境

差异是导致高龄化程度空间差异的基础性因素[19]。

东北地区位于中高纬度的温带季风气候区，其中

辽宁纬度偏低，年平均气温相对较高，相应地宜居

水平也较高；黑龙江、内蒙古年均气温较低，冬季

漫长寒冷，居民出行感觉不适，宜居水平自然较

低；与中部平原区域相比，区内边缘区域由于

生态环境复杂，人类活动受限，宜居水平不高 [39]。

东北地区宜居环境的空间差异，揭示了老年人口

高龄化和自然地理环境的关联性。

3）社会经济因素对高龄化时空格局演变的驱

动机制比较复杂。人均GDP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的

驱动力分别为0.138和0.077，说明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越高，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能力越强，居民的

健康服务购买能力越强，从而影响地区高龄化程

度。每千人床位数的影响不太显著，是因为它不

能反映医疗人员的诊疗技术和对病人的服务态

度，有研究表明高龄老人健康受到性格心态、饮食

结构、居住环境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更大 [22]。人

均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十分显著，一般来说，受教

育程度越高，健康保健意识越强，拥有健康的能

力也越强。值得指出的是，童年时期的营养状况

对老年时期的健康状况具有长久影响 [40]，东北地

区是历史上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融合的地区，

“闯关东”等移民浪潮极大丰富了东北地区的人口

基因库，也进一步加大了东北地区老年人口健康

状况的异质性。

4）高龄化水平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交互作用探测结果表明：各驱动因子之间存在增

强的协同作用，任意两个因素交互之后对高龄化

程度的因子驱动力都会显著提升，强于单个因素

的驱动力。其中，各社会经济因子与其他因子之

间多存在非线性增强的交互关系，其他两因子之

GL2000

XA

XB

XC

QW

JS

HB

PGDP

CZ

CW

JY

GL2000

0.948a

0.955

0.959

0.951

0.958

0.954

0.957

0.954

0.953

0.955

0.957

XA

0.276a

0.439

0.480

0.577

0.648

00..588588

00..446446

0.353

00..351351

00..416416

XB

0.190a

0.439

0.491

0.561

00..481481

00..430430

00..290290

00..288288

00..339339

XC

0.276a

0.517

0.564

0.435

0.383

00..418418

00..415415

00..373373

QW

0.419a

0.608

0.569

0.559

00..521521

00..474474

00..523523

JS

0.447a

0.633

0.541

00..550550

00..532532

00..561561

HB

0.271a

00..422422

00..428428

00..399399

00..375375

PGDP

0.138a

00..340340

00..269269

00..309309

CZ

0.077

00..215215

00..255255

CW

0.029b

00..215215

JY

0.058a

表表22 各驱动因素对县域高龄人口比重因子探测结果与交互作用探测结果各驱动因素对县域高龄人口比重因子探测结果与交互作用探测结果

Table 2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nteraction results of factors for county-level change of advanced age population by geographic detector analysis

注：各因子的驱动力 q 值在对角线上；加粗数字表示非线性增强，未加粗数字表示双因子增强；a为q值0.01水平上显著；b为q值在0.1

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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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多存在双因子增强的交互关系。这说明，自然

地理环境不同的地区，通过社会经济发展提高宜

居水平，对高龄人口产生集聚效应；社会经济因素

通过影响人口年龄结构转移的方向和程度，对老

年人口高龄化产生影响。

44 结论与讨论

1） 2000~2010年东北地区县域高龄化水平不

断提高、空间分布极不均衡，总体呈现“东部和南

部高、西部和北部低”的分布特征，并且“全面升

级”的演化趋势和“东北-西南走向”的方向性明

显。高龄化在省级行政区之间、城乡之间、民族自

治地区与非民族自治地区之间、贫困地区与非贫

困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2）高龄人口集中度在空间上存在显著差异，

“中心-外围”结构较为明显，空间集聚特征比较稳

定。2000~2010年间，东北地区东西两翼的县域高

龄化增长程度快于中部地区，高龄化增量与高龄

化增速存在空间正相关性。

3）东北地区县域高龄化存在较强的空间自

相关性，空间关联格局保持了较强的连续性。热

点区集中在南部地区，冷点区主要位于北部和西

部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热点区不断地在东北

地区扩大，其空间辐射效应将得到加强，东北地区

高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4）东北地区县域高龄化的空间格局是多因

素共同驱动的结果。人口年龄结构的内在作用、

自然地理环境的基础作用、社会经济环境的复杂

作用，通过交互作用增强了它们的驱动作用。人

口年龄结构具有历史继承性和迟滞性的特点，自

然地理环境引导并制约着高龄化空间分异的基础

格局，社会经济发展可以改变高龄化空间分异的

程度和方向。

5）中国正处于快速老年人口高龄化时期，高

龄老人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掌握高龄人口

的空间分异特征，为各地政府合理引导养老资源

流动、探索差异化养老模式提供参考。重新定义

老年人和老龄化，揭示不同类型老年人口的时空

演变规律，优化养老资源配置，是老龄化地理学需

要努力的方向。本文以基于固定年龄的高龄人口

比重等指标客观反映了老年人口的整体健康状

况，今后可以纳入剩余预期寿命等动态年龄指标[41]

和百岁老人比重等老年健康指标，对比分析不同

指标的结果，对健康长寿区域进行个案研究，以深

化老年健康地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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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Advanced age is not only a reflection of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aging, but also a new form of aging

that reflects the phenomenon of human longevity. It is an inevitable outcome of the aging process to a certain

stage.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aging and revealing the evolutionary character-

istics of the aging of time and space hav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s for us to actively respond to

challenges and grasp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in an aging society. Northeastern China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areas of population structural problems, and the aging popul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vi-

ous, which is representative in the whole country. Therefore, this article uses the data from the 2000 and 2010

census to analyze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patter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Northeastern China through the

methods of proportion of the advanced age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an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We also use

geographical detector-based and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methods to examine the variability of the driving fac-

tors. Research shows that: 1) In 2000, the advanced age population accounted for 11.32% of the Northeastern

China. In 2010, however, the advanced age population accounted for 15.84% of the Northeastern China. The ad-

vanced age population proportion upgrade trend obviously, aging area spread type diffusion. There are differ-

ences between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provincial leve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e-

tween ethnic autonomous areas and non-ethnic autonomous regions, between poverty and non-ethnic autono-

mous areas, and the direction of difference changes. 2)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variation trend of

the advanced age population in 10 years, but the overall spatial pattern of the advanced age population has been

stable for a long time. 3) There is a strong positiv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spatial clustering features.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advanced age populatio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tial gradie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enter and the periphery. 4)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advanced age of counties in the Northeastern China is

the result of multiple factors driving together. The intrinsic role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the basic role of nat-

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complex rol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enhance their driving

function through interaction.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torical inheritance and hyster-

esis, nat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o guide and restrict the advanced age space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the

basi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change the aging degree and direction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Key wordsKey words: advanced age; aging population; geographical detector; the Northeast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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